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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朱  伟（河海大学 教授） 

讨论嘉宾：高斌友（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环湖办主任） 

方红卫（清华大学 教授） 

          范成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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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讨论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从大的地下水深循环到第一节的河湖治理现场的一些事

情，中间两节我们讲了疏浚和泥处理的一些事情，最后我们回到水环境治理的这

个背景里面来。我想我们在最后进入专委会的综合讨论，就是来讨论我们疏浚这

么多的泥究竟到哪里去？我想从四个方面说明，第一个能不能少清一点或者不

清，那么就没有那么多泥；第二个能不能原位处理，在原来的地方把问题解决了；

第三个如果万不得已要清出来，怎么尽量减少量；第四个通过一些技术来拓宽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方法，我们来按照这四个方面的逻辑进行讨论。那么为什么要

清淤，为什么要清那么多的量，我想这里面管理部门是最有想法的。因为我去见

过很多业主，很多业主就跟我说：这条河几十年都没清过了，必须要清。他是根

据自己的一种直觉或者一种经验，那么科学的讲应该怎么办。今天很高兴我们请

到了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高斌友主任，也是合肥市政府副秘

书长，给我们先谈一谈巢湖的治理和巢湖清淤的一些情况和想法。有请高秘书长。 

高斌友（安徽省合肥市副秘书长 环巢湖办主任）：我们的巢湖治理从 2012

年 11 月份开始，每年度的治理有一些项目在实施，另外有一些项目在进行储备，

所谓储备就是在完成一些初步设计，另外还有一些项目在谋划，谋划就是在完成

可行性报告。所以我们每年的项目都是在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我们

这个治理是分期进行，到目前为止一期和二期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三期和四期工

程正在全面推进，五期和六期工程已经完成了可行性报告。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

完成投资 169.3 亿元，我们准备在“十三五”期间可能还要完成剩下的几百亿，具

体进度要看我们的工程推进情况和技术储备，还要看方方面面的一些准备。我们

现在资金这一块储备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合肥市财政收入今年将超过 1200 亿，

2013 年市政府向市人大报告并经审查批准，建立了一个巢湖治理专项资金池。

这个资金池，每年市本级和所辖的县（市）区、开发区的财政收入、经营性土地

出让收入等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进入到资金池。最关键的是我们利用这个资

金池放大和国家开发银行整合，构成了战略合作。合肥市财政在安徽省开行里面

开了专户，开行给我们提供了 15 年长期贷款。现在巢湖治理资金这方面是有保

障的，但不是说有了钱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湖泊治理比较复杂，太湖从

2007 年开始，治理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是后做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发挥我

们的后发优势，在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多文章要做。现在我们的治理叫治湖先治河、

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治源抓三处。哪三处呢？实际上就是点源、面源和内

源。水污染，现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虽然根子在岸上，但内源也不能忽视。

所以这次朱老师给我说有这个会，我就想来听一下，我今天自始至终非常认真在

听，大家讲的非常好，比如丁海兵老师讲到微生态循环，讲到土著微生物菌种，

这确实是一个发展方向。水污染治理我个人觉得可能突破的一个方向是在微生物



这一块，另一个就是新材料这一块，这两个方面如果突破的话，可能是革命性的，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案例。南京工业大学夏霆老师做了一些东西，包括生态河道，

把河床的底部的形态改变等等。今天很多东西令我印象很深，我和朱老师沟通了

好多次，每次都有新收获，朱老师曾经把他牵头的疏浚及泥处理利用专委会的一

半人，将近 20 多人带到合肥，我们深入交流，但今天我听了朱老师的报告之后，

印象更深。朱老师告诉我底泥清淤的五三二定律，50%是有正面效果的，30%是

持平的，20%是负面效果的。今天我听了之后理解更深了。包括李凌老师讲的小

尺度的颗粒，他讲的很关键，这种淤泥颗粒的沉降模拟很重要，泥和水的配比是

很重要的。陈建生老师讲的大尺度的地下水系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是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你真正实现了这一条。应该说这一条有经验，而且解决了跨

流域调水的问题，不但解决了技术成本的问题，关键是对水资源的贡献。很多我

就不一一讲了，反正听过之后有很多收获。根据由点到线再扩到面、逐步深入的

治理，我们现在正进入到流域治理。流域治理不能泛泛讲，我们现在主要是借鉴

美国做法，因为美国国家环保署从 2010 年开始，他提出最大日污染负荷法，就

是 TMDLs，美国国家环保署做的最大的一个治理工程就是切萨皮克湾的流域治

理工程，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流域治理工程，美国水环境应该经历了很长时间治

理，因为美国老百姓法律意识比较强，老百姓经常告国家环保署，导致国家环保

署痛下决心，他也开始作为了。我们现在应该处于美国的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处于目标总量控制这个阶段。美国现在已经转到容量总量控制、水环境

承载的控制，就是最大日污染负荷法。我们前不久参加了一个论坛，就是美国洛

杉矶环境论坛—合肥分论坛，主要是围绕流域治理。用流域治理的思路来统筹流

域如何削减存量，如何控制增量，如何控制水环境的容量。我们讲的小流域就是

汇水区，就是以河道为轴线，以分水岭所包围的积水区。当然这个小流域怎么划，

要讲很多东西，不细讲了。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底泥处理，今天听了以后确实

感受很深，我们巢湖的底泥处理在一期二期都做了一部分，我们的底泥处理主要

出于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出于扩大河道的容量，提高河道流速来进行清淤，

清淤之后主要找堆场堆放；第二个清淤我们是在巢湖岸边消落带做，巢湖水位变

化比较大，我们将底泥清淤然后在消落带筑坡，筑坡之后我们种植物，比如芦苇、

杨柳，我们还引进了美国的杂交柳，放在一起，把这个底泥清淤后作为植物的营

养质去让其吸收生长。去年巢湖大水，淹没了一个多月，芦苇和杨柳死掉了，但

美国杂交柳生长的很好，退水以后活了，后来分析杂交柳的底部根系非常发达，

在淹没期间通过吸收水底的溶解氧成活了，同时经检测杂交柳的生物量较大，比

芦苇要高六倍以上，等等还有很多好处。实际上我们大规模的底泥清淤没有做，

为什么没有做？一个是我们和朱老师在沟通，要等朱老师牵头制定的底泥处理标

准，第二个我们在等巢湖的湖盆测量，第三个我们底泥真正要清的话不仅仅是自

身环境的问题，还有很多关系，比如与湿地的关系，包括施工过程中清淤深度是

否控制的问题，还有很关键的是施工机械的选择问题、施工后绩效评估问题等等。

在听的过程中我也给朱老师提了个建议，即专委会研究制定的那个标准是发明行

为，可能还要加强一个方面的研究，不能就泥论泥，可能还要调整思路进行治泥，

就是泥水共治。因为你研究泥是为了什么，研究泥就是为了水质的改善，当然如

果河道的清淤是为了通航、扩大水环境容量、增加水体流动性，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们是从水质角度来考虑，泥的处理可能很关键的就是泥水共治的问题，怎

么做到泥水共治，泥和水在交界面的变化关系，这里可能要加强研究，像今天最

后丁海兵老师讲的土著微生物菌种的生物作用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丁海兵我



是第一次接触，但我跟刘明华博士交流比较多，他做了不少，在石家庄滹沱河做

泥处理，他做的和丁老师是一样的，都是土著微生物的菌种，他就是把底泥吸取

上来，在岸上加一些东西把有机物除掉，有机物除掉之后泥回到河里，当然他加

了一点菌种进去，有机质除掉之后，土著菌种得到激活并吸取污染负荷，他做的

也比较成功。但这个事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真的是一河一策，一标段一策，因

为你要仔细分析这个标段河流底泥的一些状况、土著微生物的状况，有机物的状

况、重金属的状况，如何去除，去除以后土著微生物菌种如何繁殖，才能削减里

面的污染负荷，靠什么样的菌种来削减这样的污染负荷。丁老师今天可能因时间

关系没有讲清楚，其他问题我都听明白了，但总磷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总磷和

氨氮消解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估计他用的是耦合反应，还要和他沟通，这个技术

缺总磷，如果按照你思路不加药的话，那你有什么措施？我估计是耦合反应。巢

湖治理由于国家对我们要求很高，我们压力也很大，巢湖治理研究是个开放式平

台，这个开放式平台叫政产学研联盟，政代表政府和政府相关部门；产就是企业，

企业包括设计院，也包括施工企业，包括一些环保高新技术装备企业；学就是大

学，研就是研究院系统。我们现在跟中科院许多所和很多大学合作。南大我今天

感觉也很好，南大的人可能刚离开了，江苏省工程咨询院现在也参与了我们巢湖

治理。这次我们招标，它在我们的咨询库里面。我们有个治理项目在这个地方评

审，所以江苏省工程咨询院现在也参与了。我说这么多是为了什么？我是真诚的

希望各位专家、各位科技工作者，欢迎到我们巢湖，我们共同探讨、互动，共同

提高，争取把水环境治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巢湖治理，为中国水环境治理

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这个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巢湖的经验呢是水泥共治，治泥要考

虑水。那么围绕水的什么呢？为了把污染的泥拿出来，然后进行湖滨带的修复，

做成湖滨带的植物的生长的基质等等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这里面就

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能不能不清，就是说为什么要提一个问题。那么湖泊大多数

都是为了把氮磷拿出来，07 年太湖水华爆发以后，太湖实施了一期清淤。这个

工作，在座的很多部门参加了，本来今天请了江苏水利厅水资源处的张处长来讲

这个情况，但是他没有来，但我们范老师一直长期参与太湖的底泥的研究，而且

太湖的清淤哪个地方该清清多少很多都是范老师参与制定了相应的一些规范标

准。那么我们请范老师讲一下太湖这一期清淤清下来，你觉得有没有把不该清的

清了还是确实就是清了该清的？请你谈一些观点。 

范成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教授）：那个朱老师给我点了，我觉

得这种形式非常好。朱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对于太湖的清淤，我可能是做的工作

参与的比较多，尤其是前期的工作。环保疏浚，我们国家可能是做的影响比较大

的。实际上太湖的疏浚严格来讲，在滇池西湖和巢湖后面，但它正式的清淤是

2000 年才开始的，但是巢湖清淤 1999 年就在东巢湖流动水源地开始。这些湖我

都是跟踪的。太湖经过一期清淤，总共清淤大概一百一十多平方公里，疏浚大概

三千四百多万立方米的污染泥。这是一个总的宏观的概念。关于该清与不该清的

问题的确存在，确实有不该清的地方。但这些地方都不是我们搞科研的希望他们

清的，但是他们要挖又能怎么办呢。尤其是在东太湖，可能在座的有些人对太湖

不太了解。这些地方打着清淤的旗帜，在那里挖泥，其实挖的是黄土，要用这个

在工程力学上性质比较好的土，去做他们这个经济开发区域的填土，用来开发甚

至去卖。所以这个跟我们说的环保疏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

事了。它是一个工程清淤。但是它要挖能怎么办呢？我当时作为省政府参事的时



候，我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提过参事建议，但是当时三个副省长的签字已经下放到

这个水利系统以及超出于太湖环境的区域。有一些人他们有责任，实际上他们也

是默认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直这么做的，从清淤这个角度是这样，但是

总体来讲，清的时候主要还是清污染的区域。朱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区域，是不是

达到想要的效果，实际上还真难评估。因为开始我们给他们定疏浚的时候是属于

国家水利部。那时候水利部下来一个项目，实际上是针对内源污染的，像高秘书

长刚才讲的内源治理都可以。当时是为了控制富营养化，也就是针对氮和磷，再

加上有机质吧，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当时也是做这样一个规划，像这个

前面报告里面提到，我这边就不讲了，但是这个面积我们是给它一个推荐疏浚区，

然后规划这个治理区，还有一个保留区域，加上保护区和另外一个区域一共四个

区域，这个面积基本上清楚，而且推荐疏浚面积我们是给出来的，大概也就是一

百多平方公里，当然把当时的推荐疏浚的面积拿到现在不是一回事了，有很大的

变化。为什么？ 2007 年发生了突发黑臭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新

华社摆在第二条。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是历史上面第一次，把一个负面的事

情摆在第二条，因为在前三组是第一次，所以这个事件的影响所以把它改了。就

是富营养化讲当然还是要讲，但要针对那种黑臭发生的地方，所以目标和治理的

方式就不同了，那疏浚的区域就不同了。所以最后匆匆忙忙地改变，黑臭发生的

原因，大家还不是太清楚，当然跟这个藻类爆发要联系在一起。我先讲到这里吧

朱老师。 

主持人：好了，我理解的范老师的情况就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对太湖有哪些

区域氮磷含量比较高的泥有一个区域的分布。一期清淤基本上是以这个为依据来

进行实施的。但是中间因为太湖爆发了湖泛，江苏省人民政府对国家有一个保证，

如果爆发大规模的湖泛，就进行应急清淤，湖泛的地区认为蓝藻大量堆积在底泥

里面，所以进行应急清淤。基本上这种类型的设计大多数是由上海院承担。上海

院的程南宁还在吧？你们设计的时候究竟这个范围和深度是怎么确定的？你能

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 

程南宁（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高工）：我们设计院这块主要是做清淤工程设

计的。具体开展工作时分三个阶段，首先是进行现状基础资料的调查分析，包括

底泥颗粒特性、底泥分布与释放、水质、生态、入湖河流及外源污染控制情况等

的调查。这阶段的底泥调查是普查，太湖 2338 km2 底泥普查近岸平均是 5km2 一

个点，湖心区是 20 km2 一个点。第二步是开展疏浚分区研究，就是根据掌握的

资料进行疏浚分区的划分，通过系统分析和 GIS 处理初步确定需要清淤的区域

和需要保留保护的区域。太湖清淤工程实施时，前期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地理所

范老师对整个太湖进行了生态分区研究，基本上设计过程中就是对其进行进一步

复核。第三部就是规模论证，，主要是解决平面清淤范围和垂向清淤深度两个方

面的问题。在确定的需要清淤区域进行加密监测，做进一步的详查，太湖清淤设

计中一般是 200~500 米网格设 1 个点，做柱状样采样分析和和释放试验，然后将

分析的数据跟我们确定的清淤范围控制指标体系进行判定，确定每个点代表的范

围是不是需要清淤。清淤范围确定后，我再根据清淤范围内的柱状样的分析结果，

跟我们确定的深度确定指标进行对照，主要考虑拐点、浓度控制和释放等因素，

确定清淤深度，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步骤。当然，从精度上来讲，这种方

式确定的范围还是比较粗放。但这主要是受详查的精度限制的，一般来讲，由于

具体的工程前期费比例有限，不可能开展更高精度的分析调查工作。 

主持人：好的，清楚了，也就是初步调查是四平方公里一个点，详细调查是



500 米 1 个点，然后取柱状样，根据氮磷的含量和它的释放的情况确定深度。这

会场里还有一些设计单位，因为设计单位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怎么

确定这个范围的，但是程南宁你说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系统的，但是我实际看到

的清淤报告有时候没有这么系统的数据支撑，有时候这个范围两个点就圈了很大

的一个范围，这种情况范老师和我们还是比较多的遇到。我想问一下珠委设计院

吴华财你们最近在海口那边好像搞了很多河道的清淤，你们对这个范围和深度是

怎么确定的？ 

吴华财（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高工）：我们在海口做的工程项目

是关于河道清淤的，河道清淤具体需要考虑的问题和湖泊还不太一样。因为河道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行洪功能的要求的，所以当初我们在确定清淤量，包括清多深

和具体清淤范围的时候，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是要清除作为内污染

源而存在的污染底泥，这是从河道水环境改善的角度来出发考虑的；二是要保持

河道行洪断面的要求，这是从河道需要具备的水利功能上来考虑的。这两个条件

都要满足。在比较了这两者后，兼顾两者的要求，两者取其大，我们在海口做的

工程项目基本上是要清到行洪断面为止。 

主持人：就是说海口河道的清淤现在主要还是从行洪的角度来进行考虑，能

这样理解吗？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不要把这个不该清的清出来。我们总的说是有

5 亿方每年，我估计这里面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可以不清的，但我们清出来了。这

样造成我们后续处理有很大的压力，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我们去年为了了解国

际上的情况，专门去了澳大利亚，结果跑到澳大利亚去，没有找到河流湖泊清淤

的实例，最后找到海洋的清淤，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李老师你长期在澳大利亚，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河湖不清淤，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情况。 

李 凌（河海大学 教授）：澳洲好像还真的没有那么多问题，所以你这个问

题我这个答案可以讲得很简单。不过我谈一下我的感受啊。那问题的答案我已经

给了。 

主持人：答案就是说没有污染就没必要清淤，它真的没有那么多问题，但这

里面可以延伸出来，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污染源没有堵住，所以才在清淤，如果污

染源堵住了，其这个清淤的必要性可能就减少了，是吧？ 

李 凌（河海大学 教授）：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问题还是蛮特殊的，今天上午

朱老师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以后，我觉得大家都深有感受，是吧？我们的面很广，

整个水环境的问题包括比例的问题，然后量也很大，还非常的严重，所以真的是

很特殊。我非常钦佩各位，为我们国家的水环境问题付出这些努力，不管是我们

做这些学问的，还是行业还是我们的政府。其实政府这个环节我真的是非常钦佩，

在澳洲这个国家我相信美国也是一样的，刚才高秘书长讲了美国的情况。他的政

府的作为没有我们好，政府往往是通过立法，用法律来限制我们的这些行为，这

个不光针对个人，还有企业等等。但是政府很少会用行政手段去推动，比如说水

环境问题的解决，像我们建立河长制，我真的是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国

家，政府在后面的这种推手的力量很强，我还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我在澳洲也

会去参加政府的一些研讨会，但像高秘书长今天这样在学术研讨会能呆那么久，

然后还很有自己的看法，又愿意跟我们一起探讨，把这个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

来解决很少见。澳洲的政府，他会把很多比如环境的问题下放到管理部门，然后

是研究部门。它的职能部门分工相当的清楚，还是用立法的手段。我们的行政手

段干预，我觉得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有效的，我蛮赞赏。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减少疏浚清



淤的量，但是又能够保证水环境质量改善和生态系统的健康。要达到这个目的的

话，第一条需要水泥共治。第二条要做精密的调查。第三条如果要挖出来，最好

能就地使用在湖里面，生之于湖用之于湖，湖滨带修复等等的用进去，我觉得这

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疏浚清淤出来的泥的量。没有那么多泥，就不需要那么

多路给它走，就可以省很多的后续的问题。那么我们转入今天的讨论的第二个观

点，就是今天既有福岛底泥的原位处理，也有丁老师的微生物处理，其实过去也

有很多人做过原位处理。如果有泥或者污染了的有害的泥能不挖出来，那就没有

后续那么多泥产生了。这个问题其实上一节我们研讨会说过，因为河流湖泊的底

床变不变化是一个关键，如果水一冲刷把覆盖的东西冲掉了，可能就没办法去覆

盖。这个事情我们就有请清华大学的方红卫教授，因为他是专门研究河床，河流

泥沙污染情况的，可以比较专业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方红卫（清华大学 教授）：研讨会贡献了很多的智慧，因为每个人学科背景

有一定的差异，在这种交叉的条件下，大家相互启发，产生一些头脑风暴，对自

己的很多想法有很多的促进作用。所以每一次这个会议我都很乐意参加，能够学

到很多东西。刚才，朱教授谈到总体来讲我们国家那么多泥沙是从坡面上来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总体上讲，我们国家在 2000 年以前河流剖面上产生的

泥沙大概是 20-30 亿吨，所以量很大。这几年许多人都在做泥沙产输量的工作，

目前这个量也在监测，到底有多少，估计 5-10 亿吨，在河流、水库、湖泊、河

口海岸等区域运动。那么，泥沙一般沉积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水库，我们国家目

前有几万个水库，同时有大量的湖泊，大量的城市河道和河口。所以，水库，河

口，湖泊，河道是泥沙的主要聚集地。从污染的状况来说，很显然，城市河道的

污染最严重，因为在水沙循环的过程中加入了社会循环，就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所以城市的河湖所受的影响也就是污染是最大的。其次，是水库、湖泊和近海的

海域。整体上看，从演变的趋势来分析，湖泊，水库总体上是处于淤积状态，尽

管现在许多的水库已经不涉及到淤积的安全问题。但是，从床面的情况来看，是

在抬升的。但是，水库下游的河道，尤其是中小河道冲刷形成泥沙输移，因此，

对待泥的大量问题，我们应该比较分析，然后集中处理。一是城市的河道，二是

湖泊和水库。从水库湖泊床面的形态来看的，还是在淤积，只不过没有过去那么

大。那么，如果说这些累积需要从安全方面来考虑，从朱伟教授所讲到的，超过

了检测断面的要求，肯定是要清理掉的，因为防洪安全水位是第一位的。另外，

污染后的泥沙要清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讨论的深入首先要弄清楚泥的总量，不

仅是淤积的总量，还有受污染的总量，明年最好把这个弄清楚。污染的总量是多

少，需要我们处理的量还是要统计出来。那么待处理的泥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处

理：一种是原位处理，一种是通过疏浚，再通过其他的办法进行消纳。通过评估

的办法，哪些进行原位处理，哪些进行疏浚处理，这个是要弄清楚。然后就是工

艺和手段的问题，有那么多企业，有那么多环保公司，决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工

艺，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能够把泥处理好。最后还是要做评估，任何生态治理工程，

任何疏浚工程最后还是要有一个评估的要求，这样能够看到最后的效果。因此，

做调查评估，做分类技术的处理，施工的方法和技术，再到最后的评价这四个环

节缺一不可。但前端一定要弄清楚泥的总量、状态。  

主持人：以我的理解，现在湖泊，水库冲刷的过程比较弱，很容易覆盖污染

物，将来也不会被冲刷出来，如果水库很深，容量很大，不影响。但是，对于浅

水湖泊，比如太湖（2m），做 20~30cm 的覆盖，这个太湖局是有相关规定的。对

于原位处理的覆盖，中科院地湖所尹洪斌教授是做这个研究的，请尹洪斌教授谈



谈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尹洪斌（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副研究员）：我个人目前主要做的是

底泥的污染吸附材料方面的研究。底泥的覆盖钝化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底泥

覆盖发展需要什么。底泥覆盖是一个物理过程。目前底泥的覆盖主要采用活性材

料，活性材料可以吸附底泥的氮磷，重金属，有机物，这种材料的覆盖厚度远远

低于传统的沙石，是毫米级别的，对水利工程中库容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第二方

面是覆盖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这种吸附材料是不是一劳永逸，对底泥吸附的容

量是多少，能够达到什么修复效果。这种材料的研发很关键，目前国内没有和锁

磷剂相媲美的材料，它很贵，一吨就两万多块钱。一平方米修复下来就要十几元

钱。第三是这种技术的适用性怎么样，包括底泥疏浚，底泥覆盖，底泥钝化，这

个是需要各位专家给出准则的。如果水动力比较厉害的时候，那么应不应该疏浚。

底泥钝化首先就要考虑水动力问题，刚才朱老师和方老师提到了在水动力比较强

的时候用这种技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在深水湖，在水动力比较差的河道，湖

湾这种技术可以尝试。现在很多人反对在太湖不能这么做，实际上在太湖，湖湾

区没有人采用这种技术，大家都推测这个技术不行，实际上没有人去真正开展过。

我觉得未来这个技术的适用性是需要重新认识的。 

主持人：上上次开会的时候，我个人对原位处理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一直觉

得污染物在那个地方可能某一天就会跑出来，要是你说的这种材料的覆盖、吸附

性能很好，怎么把它放到湖底，它会不会呈悬浮状，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解

决掉。你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技术是要分对象和条件的，在什么情况下能

够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我觉得应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底泥原

位处理除了日本在做覆盖，丁海兵老师也在研究这个技术，上一次蒲诃夫老师也

介绍过美国的覆盖技术。我觉得那个不是覆盖，相当于是在水下进行填埋。水下

挖一个凹坑，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的技术也是有的。同时，今天，青岛浩澳公

司的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微生物底泥修复的办法，我想请问一下，用了前后对这

种氮的可降解性污染是有效果的，但是对磷或者是重金属这些难降解的污染物能

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使用前后底泥的性质，比如有机质的含量，氮磷的含量

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秘书长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丁海兵（青岛浩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使用过后底泥有机物的确是降

解了，整个泥的密度变大，颗粒变大，沉到底部。氮的循环，是从氨气到氮气。

对于磷的循环，从磷灰石到磷灰石，所以要是能把磷沉淀到下边，就能解决。水

是有平衡的，要是不需要那么多磷，就会出来。我们在深圳做的一种实例，用的

是当地的一种材料。 

主持人：你就直接回答我磷和重金属是不降解的，可能形态会有变化，保存

在下边，不会有害，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范老师，磷和重金属会保留在底泥

里边，磷保留在在城市河道、湖泊里面，未来有没有二次污染的风险？ 

范成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教授）：这个是有可能的，河流的流

动速度，比如洪水的快速流动，就会出来。即使原位的一些处理，这种情况还是

可能发生的，是有风险的。风险的大小，如果对于已经成岩，有新的覆盖物，压

住了它，在足够长的时间内，那也是有污染的，我想这和河流的性质还是有比较

大的关系。 

主持人：丁老师，根据范老师理论上的解释，我简单总结一下，针对有机物，

用微生物可能短期比较有效，或者对氨氮的降低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那

么对于重金属污染的底泥，或者是富营养条件下磷释放比较严重的情况来说，我



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丁海兵（青岛浩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水泥共治的时候，如果底泥想

在水体释放磷，我们有吸附磷的载体。载体吸附磷达到饱和，可以挪到大池子里，

把磷处理掉，在放回水中，继续用来除磷。 

主持人：泥在原位不能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拿出来，处理了以后再放

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出路问题，能够找到

这么一种方法也是比较好的。此外，原位固化也是一种原位技术，去年讨论过，

今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进展，请珠委院的吴华财给大家介绍一下。 

吴华财（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高工）：我们以前做的原位处理这

块与原位固化还有所区别，当时做的时候是基于河道污染底泥的特定目标污染

物，选择原位投加能够激活底泥微生物的生长基质，进而形成有效降解底泥中目

标污染物的微生物，达到原位处理污染底泥的目的。这种方法有别于投加微生物

处理的方法，因为直接投加微生物是投加能降解污染物菌体本身，那它可能会涉

及一个菌体流失的问题。 

主持人：原位处理第二个问题在很多场合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要对使用的

微生物的作用，新材料的开发，新工艺的发展，以及使用过后的后续效果和实用

范围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可能才能达到我们原位处理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能说今

天处理好了，再过几年又跑出来了，这样就造成了新的问题。那么就进入第三个

问题，对于泥，虽然我们讲能不能不清淤，能不能原位处理，其实有时候为了排

涝防洪等等，不能原位处理，所以说还是有大量的泥出来。在座的很多都是做泥

处理工程的，我们专委会很想听一下一线的泥处理工程，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

先来听一下浙江疏浚的罗总的介绍，除了通济桥水库今天总结的以外，你们同时

也有好多水库湖泊都在清淤，大概都是用的什么工艺在清淤，用的什么方法后续

处理，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罗显文（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高工）：好的。我们目前主要

是绞吸式挖泥船进行清淤，清淤这一块目前来讲装备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

也希望能在智能化方面做一些改进。那泥处理这一块呢，从数据上来看，现在大

概 40%的项目都是要对泥进行处理，大概 60%是直接堆放的。但这 60%中很多

能实施起来是因为条件比较好。比如说我们湖州导流港项目，占了这 60%中的八

成的工程量，选择堆放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矿坑可以利用。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最

后的泥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排水条件比较好，而且它固结的时候上层还可以

种地，实际上还增加了耕地。另外的 20%，主要是用作沿海区域的填海。那么占

总量的 40%的需要固化的或者说需要后处理的淤泥，其中大约 10%的工程疏浚

的时候是使用真空预压的方式，然后还是需要一定的面积去摊开淤泥，再进行处

理。所以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小，我们所承建的工程，90%的淤泥处理还是采用了

板框脱水，但是现在板框脱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板框处理后的泥饼碱性太

高。我参加疏浚这二十几年，做疏浚（泥处理）工程，其实核心问题就是泥怎么

去处理。原来我们就是采用自然堆放，放在那里等它自然固结。我在 02 年做了

一个项目，当时城市发展还不是很快，就在城市边缘找了一块地进行自然堆放。

10 年以后，我又重新在这里做了一个项目，按照设计这里要做一个湿地要做景

观，我们一挖开，已经十年了，发现下层实际上还是没有固结，下面的部分还是

原来那个样子，工程实施起来还是很困难的。当时他们说你们活干得蛮好，后来

就说这是你干的好事，堆在这里，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做不了。所以我后来在想我

们现在大部分板框压滤，加了氧化钙，结果就是它的碱性很重。我算了一下，我



现在在建的有 800 万方的项目要进行板框脱水，这样这么大的体量我们板框出来

了，在若干年过后，会不会发现他本身就对环境有污染，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

跟我说，“看，这又是你干的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迫切地需要化学的调理剂，

看有没有办法让出来的土不是碱性的，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替代品，处理后土是中

性的。那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试验。第二个方面，就是固化，固化处理的土也是

碱性的，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成中性的，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做，因为我们通济桥项

目当时有一个需求，那么多的坡改地需要大量的土，他们希望把我们的土用作种

植用土，但是因为碱性太高，最后也没办法利用。所以我现在关心的就是板框后

的土和固化土的高碱性的问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罗总。因为浙江疏浚整个占国内的内陆的河湖疏浚大概

10%左右的份额，一年清淤量大概 2000 万方左右，所以他们讲的这个问题基本

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整理一下，也就是说现在他们遇到的工程有 60%还是到堆

场去堆放的，就是有场地的地方，就送去堆放了，然后发现有些泥堆放了很多年

以后呢根本也没有自重固结，也没有排干，还是稀泥，因为黏土颗粒含量高了以

后很难自重固结、排干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剩下的 40%都是用板框来压，产

生了大量 pH 值很高的泥饼，这可能导致后续我们会遇到环境问题。另外，我们

这个行业里面泥做的比较多像三川德清，三川德清的陈总也在这儿，您最近这一

年都做了哪些工程，遇到哪些问题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益人（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谢谢朱老师，我们三川德青这

一年来主要是在城镇的排水管网污泥的处理和处置方面完成了一些工作，今年分

别在第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的武汉市青山区和湖南常德市各建成了一个

城市排水管渠污泥处理示范站，正在河南建设处理规模稍小的第三个示范站，目

前已完成了一个城镇排水管渠污泥清淤相关的国家水专项产业化项目的中期检

查。 

去年专委会年会时我曾说过，我们国内的现状是污泥的性状比较复杂，排水

管渠里什么都有，城镇排水管渠相对于城市的内河内湖，位置处于前端，也是污

水处理厂的前端，“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关键是排口，核心在管网”，从本

质上说明了控源截污作用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管渠清淤的污泥快速处理是个问

题，清淤后的通沟污泥如何处置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管渠、泵站清淤现场先

做一个移动式的、车载污泥处理设备，及时地进行污泥脱水减量，然后对各处分

散搜集的难以安全处理和处置的通沟污泥集中整合到一个终端的综合处理中心，

通过湿法分类、分级、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分离、固液分离，固体物质形成各类可

进一步资源化利用的产品原料，碳源丰富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这样既保证了

管渠、泵站等排水设施的日常性疏捞维保工作顺利进行，也解决了管渠污泥的最

终去向问题。最后处理出来 5 到 6 种产品具备资源化利用的条件。这 5 到 6 种产

品里面其中砂和卵石之类的无机物质，它的有机烧蚀率低于 3~5%，我们就把它

作为建筑工程原料或制成建材产品去使用，有机质较高、含水率低的泥饼可做成

园林绿化用土和土壤基质，垃圾可焚烧，实现了污泥的全量处理。那么这里面主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做一个示范站的主要意图就是说主要是有机质和无机

质分离的问题，运用了机械、物理分离的方法。此外，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水经

过管网到污水处理厂，这套设备将来放在污水处理厂前端也可以解决它厌氧消化

的效率问题。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投入工程的施工了，那么下一步我们想把这个技

术结合黑臭水体的治理做进一步的推广。 

关于黑臭水体的治理，我们现在在河湖清淤里面也用到一些相关的技术，但



是技术会有差异。刚才很多专家也谈到了关于这个河湖清淤的这个高浓度疏浚的

装备，那么我们从水下的清淤机器人开始，到高效的脱水减量设备、改性固化药

剂等一些新材料，针对这些做了从工艺、装备到材料的研究。同时希望能够结合

相应的工程规划，能够就地、就近地实现资源化利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在做的

一个事情，此外还有一些比如您前面说的盾构废浆和建筑渣土的安全处理与资源

化利用，我们在自有的专用装备基础上做了些延伸的工艺技术集成研究。 

主持人：好，这个下水管网的清淤其实是我们国内新开始的一些工作。清出

来的泥的性质介于我们河湖底泥和污水厂污泥之间，这种泥有机质含量非常高。

我听你的意思是不是筛一下，利用大颗粒的有机质含量低，细颗粒的有机质含量

高的原理，去分类，还是用什么其他的原理分开的呢？ 

陈益人（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不光只是筛分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通过之前提到的湿法的方式进行分离，那么也有通过机械和物理的方式利用

物料的重力差、密度差来分离，此外还有强力擦洗等方面的一些专用装备。 

主持人：好的，因为污染物都是和细颗粒、和有机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果

这两个能分开的话，可能我们也解决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无锡的聚慧科技的戴力犇来了，你们在福州好像在做好几个河的清淤处理，

据说是你们用离心脱水的方法，是使用了一个新的技术，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戴力犇（无锡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谢谢朱老师，我简单说几句。我们

公司在十二五水专项跟朱老师进行了合作，这个技术是在水专项里面研发的。我

们研发了一套集成的设备，设计的初衷是面向河道整治，就是说做一个移动式的，

并且是连清淤带脱水再固化，是一套一体化的设备。这套设备其实 12 年底就已

经集成了，但是由于那个项目落地的原因今年才开始。 

主持人：现在用的怎么样，一个小时能处理多少，泥浆处理到什么效果，处

理的泥最后怎么办了？ 

戴力犇（无锡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现在福州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现场

的场地很狭小，而这套设备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场地条件，因为条件不是很

足，现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处理效率比带式压滤机跟板

框稍微高一点，但是能耗很大；而且因为设备在设计的时候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配套设备出现很多问题，导致现在整个系统会出现停滞的现象。 

主持人：上次我听你们满总讲为什么选用离心是因为离心机的体积比较小，

不像板框机要很大的场地，你看通济桥那个板框机摆了一百米乘多少米很大的一

个场地，所以离心机就是很小的场地就可以了，但看来现在运行还有点问题。 

戴力犇（无锡聚慧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其实设备占的场地不是很大，但是

它需要一个调泥池，事实证明当初设计的调泥池是不够用的，它起不到调泥的作

用，所以在现场还是要在河套里面放一个很大的沉淀池…。 

主持人：好的。那么现在做水环境治理也非常活跃的东方园林水生态所的李

咏红所长也来了，听说你们也遇到很多清淤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对付这

些泥的。 

李咏红（东方园林 水生态所所长）：我先说一下，因为东方园林以前是个景

观公司，2013 年转型做水环境治理，所以技术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去年我负责

交流了三四家公司，是有整合外部资源来收并购的想法的，其中就有几家是做淤

泥疏浚的，有原位处理和异位的，比如说利用微生物处理的方法的。还有就是类

似于锁磷剂来处理磷的，还有材料可能比较环保一些的，比如矿物质的；还有就

是像家庭环保的，是做设备的，我还去海口考察过他的一个项目。我们公司现在



解决的一些问题是有和这些公司合作的，大部分也是堆放，但是在这种堆放的工

程中发生了一些和政府扯皮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调查，出了方案，

比如说选址，政府又说找不到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不符合规划，还有就是政府

指定的地方，但是老百姓不同意，来投诉。反正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这个泥的出

路也确实是挺成问题的。而且这样扯皮的话就会耽误工期，也增加了成本。 

主持人：这个没有地的问题，过去我开玩笑，我说政府是没有地没有钱没有

时间，你把泥给我解决掉。我说那就没有泥，你不要挖就解决了是吧。但是要挖

就是要有地要有钱要有时间。好的，谢谢李所长，时间问题，我们进入最后一个

环节，泥的出路。 

今天我们专委会的主题回到最后一个主题叫泥的出路，时间原因，我们请上

面的四位专家关于泥的出路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一下—这个泥到底应该到哪里

去？ 

高斌友（安徽省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环湖办主任）：认为靠谱，一个可能

还是做道路这方面的填料，作为填料，可能要解决这个填料的强度、pH 值等问

题，我相信应该能做到的，如果能够跟工程道路填料、市政工程填料相结合，我

认为是比较方便的。 

第二个是今天你后来讲课所讲到的规划上面的用处，就是作为填埋材料，作

为城市边界的扩展，当然要解决污染问题 pH 值的问题。我相信这两个方向可能

更好一点。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直观的判断，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和思考。 

主持人：好，谢谢秘书长。这是规划的层面上去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呢可以

变成土，土材料用量最大，这个观点和我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 

方红卫（清华大学 教授）：一句话，顺应自然的资源化利用。因为泥沙的运

营过程它有它的自然规律，顺应这个规律的话，我想这是最好的利用。 

主持人：好，谢谢方老师。 

范成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教授）：我想讲的就是这个泥啊，现

在我们可能就更多的讲处理，实际上我们讲了很多涉及到资源化处置的东西，我

觉得对泥应该处置才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资源化，然后再处置。我希望把原本

有不好东西的空间，资源化以后成为一个我们人人还是能接受的一个空间，可能

它是平均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李  凌（河海大学 教授）：我觉得如果外源都控制好的话，我们就不要管了，

就不要挖出来了，不用找出路了。 

主持人：好的。今天的这个 2017 年的这个年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